作品名稱：愛，故事    


第一篇愛：遇見你

「親愛的王子，我已經無法自拔深深地愛上你了！以你我的定情物--麻花繩戒為鑑，我發誓不論天涯海角，我都會找到你！」──癡情人 

那是一個戰亂連年的年代。 

姚家村的姑娘姚琪年方十八，長得眉清目秀，雖說不熟讀四書五經，卻懂彈出一手絕妙好琴，端莊賢淑。這樣的女孩顯然是男人們愛慕的對象，可是令人大失所望的，她早已為人妻半載。

據眾人口述，她為了一個外鄉客著迷不已，掏心撕肺對他竭盡情意，毅然捨棄村內數顆男子的真心。

他──刑念，是她姚琪今生不渝的愛戀。 

刑念文武雙全，唯讀個性剛毅木訥，哄女人的花言巧語他總是說不出口，對於愛姚琪，他永遠只會用行動證明。 

某日，刑念用麻花繩編了個粗俗的戒，手忙腳亂的幫姚琪將之套進她的無名指間，眾人笑刑念寒酸，不解女人愛美、愛財之本性，熟知姚琪僅是一臉巧笑倩兮，全然不理會眾人瞎起鬨。

因為她懂，這世上只有她才能體會到刑念的真情意。 

然，好景不常，政府徵收男兵前往遠方打仗，刑念也是其軍之一，此二人新婚不久，便遭命運無情分隔，嚐盡相思煎熬之苦，刑念也始終杳無音訊。

多年如斯而逝，傳言該戰我軍大敗、全軍覆沒，將士屍骨遍佈於荒郊野外，無一倖免於難。 

此事宛如晴天霹靂！

姚琪不忍喪夫之痛竟昏厥數日，醒來後已是整日以淚洗面，就只會呆呆望著手中的麻花戒喃喃自語，對於前來慰問的好心村民，她從不加以理會；偶而，她會談琴解訴情衷，只是琴音不再如以往那般空靈沉靜，反而悲哀淒涼，聽的人無不為之鼻頭一酸，感嘆造化弄人。 

弦斷！

姚琪如大夢初醒，神采奕奕的宣告村人她要獨自找尋刑念的決心，不見屍首絕不罷休！村人聞之頻頻搖首，心想癡情人兒的為愛奔走與無悔付出終仍化為一場虛空。 

日復一日、翻山越嶺，姚琪已人老珠黃，但憑著對刑念的愛的執著，她始終拖著老邁的身軀、蹣跚的步履，持續打聽刑念的下落，縱使手上的麻花戒幾經掉落，她都很用心的將之恢復為原貌，因為她篤信──刑念一定會再度回到她身邊，絕對！ 

當然，天總是不從人願。

年老如斯，姚琪已經沒有多餘的體力去踏遍千山萬水找尋摯愛，只好選擇回姚家村靜靜等待死亡。
也許她早該坦然相信刑念正在另一個美麗國度等她，死亡，正是個最好的解脫，不是嗎？ 

長久的希望落空，姚琪已心力交瘁、萬念俱灰，不過……就在她打開家門步入之際，她竟看見一個帶著微笑且跛腳又滿是傷痕的老人死者臥倒在她那泛滿塵土的床邊，看起來似乎才剛剛離開人世。

她不認識那位死者，直到她看見他手指上頭有著一枚和她依樣破爛的麻花戒正在閃閃發亮.，她的淚始奪眶而下，一切彷彿回到了從前……

第二篇愛：無須撐傘的雨季

梅雨季節又來。  

筱筑是個16歲的少女，每天都會杵在她房間的窗櫺旁，等待著她所喜歡的雨季。

她喜歡雨滴落在地面的清脆聲響， 愛極了由雨天而衍生出來的泥土芬芳，只是她從未出過門，根本沒辦法與雨水做最直接的親密接觸，所以每當她看著街上行人撐著五顏六色的雨傘時，她總在心裡想：「為什麼人都要撐傘呢？」

她真的好想好想去痛痛快快地淋一場雨呀！只是，這看似無奇的願望對她而言，竟是很難。

今天還是一如往昔，筱筑守在自己內心侷限的城堡裡，讀著令她唯一有興趣的各國語言書籍，把自己的願望藏在心底。

「喂，大美女，今天不看雨了嗎？」突然間，由窗外傳來了一陣童稚聲，連續往筱筑的方向呼喚著。 

筱筑好奇的打開窗簾往外探去，雖然──她認為沒有人會叫她。

她沒有半個朋友，父母白天都外出上班，她早已習慣孤獨。

「你叫我嗎？」她躲在窗簾後邊，露出半邊小臉問道。 

外頭站著的是一個她不認識的小男孩，瘦瘦小小的還帶著個大光頭，他就站在細雨綿綿的景色裡對她微笑，沒有撐傘。

「大美女，我看了妳好幾天了，妳今天沒站出來我很無聊耶！妳不喜歡雨嗎？」他頻頻對她招手，表示他就是在叫她。 

「我不認識你，你還是回家免得感冒了。」筱筑冷冷的回答，眼神閃爍的迴避小男孩熱情的視線。

說真的，她此刻心裡在忌妒著那男孩，因為她發現他竟然就這麼輕而易舉地實現了她難以達成的願望。

「可是我覺得妳很漂亮，所以想繼續和妳說話呀！而且我最喜歡淋雨，我以為妳也會喜歡，沒想到妳似乎和我想像中的不同。」男孩的口氣中有種藏不住的失落。 

也許是不喜歡感覺到這種失落感，筱筑急於搖頭澄清說：「我喜歡呀！喜歡的不得了！」
隱約之中，她總覺得這小男孩和她是同一類型的人。 

「那妳為什麼都不出來呢？」 

「妳沒看到我的樣子嗎？」筱筑有點害羞地不敢直視小男孩。  

她──就是人們所謂的「白子」，不但全身白得詭異還蓄有一頭白色長髮，世人對她的眼光總是藐視、害怕，彷彿她身上有著什麼無法治癒的感染式疾病！害怕著那一雙雙嘲笑的歧視眼神，於是，她從很小的時候開始便潛意識地逃避，選擇躲在自己的書房裡學習自己想學的東西，認定只要她不走出這個小城堡，就沒有人能夠再繼續鄙視嘲笑她。

「不會呀，我覺得妳很漂亮，就像……白雪公主!!」小男孩仍然抬頭不避諱的對著筱筑嘻嘻笑著，筱筑可清楚看見他露出兩顆大門牙。

對於男孩這番形容稱讚，筱筑開心得心兒激烈跳撞起來！從小到大，就連父母算在內，都沒有人用著這樣的天真微笑和她聊天，更別說要誇獎她。

 「可是我覺得你倒像是個非洲難民。」雖然開心，但善於掩飾自己的筱筑還是願與心違回了這麼一句。

「妳聽過佛印與蘇東坡的故事嗎？(註1)」 男孩又問。

「Of course, so what?」筱筑僅點了個頭，很自然的用英文回答，管小男孩是否聽得懂。 

「那表示我心中的事物是美好的，而妳心中卻是被自卑及醜陋填滿，妳應該對自己多點信心，出來感覺一下雨天的美。」小男孩雖小，講起話來卻頭頭是道、老氣橫秋。

「You are not me, so you can not know how I feel exactly. Things are not as easy as you think. 」筱筑喃喃自語著，眼神空洞。

「妳難道一輩子都要待在那座監牢裡嗎？人生這樣不會太無趣嗎？」 

「C’est la vie! (註2)我沒辦法做主。」她的語氣百般無奈。 

「妳真頑固，有生命不知道好好把握時光，光念一些我聽不懂的怪話幹嘛？」對話至今，一向和顏悅色的小男孩終於忍不住發了一些小脾氣，對於筱筑的冷言相待感到不悅，提高聲量接著說：「妳知道嗎？我是從病房逃出來的，因為我有一些難以治療的疾病，所以我一直很珍惜活著的每一天，但妳不一樣呀！我現在要回病房，以後再也不會打擾妳了。」小男孩眼眶泛著淚光，帶著失望的心情轉身黯然離去。

聽完這番話，筱筑心中忽然對小男孩產生一絲不捨，有一股感覺令她不加思索的衝出房門，一心只想追回小男孩。！

當然，當她來到了樓下門外的世界，小男孩瘦弱的身影早已然消失，可是就在這麼一轉眼的時間裡，筱筑發現──她自己竟然鼓起勇氣跳出了古井，來到了一個她渴望已久的大世界！ 

「小弟弟……謝謝你……」

雨還是持續下著，她閉上眼睛感動得將淚落在雨裡，忘懷煩惱的對天空大笑起來，因為雨珠的敏感碰觸而興奮到渾身發顫。 

感謝上帝送來了一個小天使，因為她終於知道，這真的是一個美好的雨季…… 

註： 

(1) 宋朝的文學家蘇東坡和佛印禪師是好朋友，他們常常在一起討論經書上的道理。
有一天，蘇東坡和佛印兩人在大殿裡打坐，蘇東坡忽然問：「禪師，你覺得我現在打坐的樣子看起來像什麼？」佛印回答說：「你的樣子看起來像一尊莊嚴的佛。」又來又接著反問：「那，你看我現在的樣子像什麼呢？」蘇東坡想戲弄有些福態的佛印，便回答：「我覺得你現在看起來像一坨牛糞。」
蘇東坡以為自己占了便宜而沾沾自喜。但之後蘇東坡的妹妹蘇小妹聽了這件事後，便對蘇東坡說：「佛印禪師打坐的時候很專心，他的心中只有佛，所以他看你像一尊佛，而你看他卻像牛糞，那是因為你的心中只有……」
蘇東坡聽了蘇小妹的分析以後才明白自己不如佛印，恍然大悟後的他覺得非常慚愧。
 (2)法文，"這就是人生"之意
第三篇：愛情，不需理由

人與人之間，付出一定要有理由嗎？ 

一個突如其來的意外撞擊，讓一位二十歲的女孩──林雨芃就此失去了她的雙眼，使得原本就有點自閉的她更加害怕這個無情的黑暗世界，而最雪上添霜的是，原本就無父無母的她，此時身旁所有的親人居然皆異口同聲推託因為付不起醫療費，而全部把她惡意遺棄了！
她常在想：人和人之間是不是彼此失去了利用價值，所謂的感情也會跟著不復存在？

所幸，在被送至醫院後沒多久，林雨芃幸運地遇見了一位有錢小開聲稱願意幫助她，而她，也就在這般莫名其妙的情況下被一位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幫助，順利住進了病房。

對孤苦無依的雨芃而言，她已認定這樣行尸走肉的活著遠比死亡還來得痛苦，可是，這個陌生男子的挺力出現卻替她帶來一絲溫暖的蜜意。

她的世界現在就只剩下一個叫「櫂」──這位對她特好的陌生男子。
櫂似乎沒有事業該忙，每天都會帶著溢滿甜味的鮮花到病房陪雨芃談天說地，當然，雨芃原先是十分害怕、抗拒櫂的，對他始終懷有八分的畏懼之心，不過經由長期地相處下來，櫂不受挫敗地每天照常說笑逗她開心、向她報告外面世界的變化、細心照料她的生活起居，這才終於使得雨芃卸下厚重的心防，並在不知不覺中感染到櫂的活潑氣息，展開前所未有的笑顏，對整個未知世界開始充滿期待與豐富想像。
這一切，都是因為有櫂。
就在這段幾近朝夕相處的期間內，令雨芃最為窩心且感動的，莫過於是櫂那無一不至的溫柔。
她清楚記得，很多次當她因為看不到任何東西而感到莫名惶恐時，櫂的出現都會像一盞燈照亮了她的視野，並且將她輕輕擁入懷中安撫她說：「永遠別害怕，我的眼睛一直是妳的眼睛。」
這段話宛若甘霖，總可以輕易揮掃掉她心中的煩躁。 

奇怪的是，櫂從不願意說明幫助她的真正理由，只是回答：「人與人之間，付出是不必理由的。」
雨芃為此感到十分失落，因為她不喜歡對櫂懷有這種既陌生又熟稔的感覺，她變得容易因此而揣揣不安，開始推測櫂到底會一直這樣陪她到何時？櫂幫助她難道是真的沒有目的嗎？那麼在櫂的心裡……，她的存在算是什麼呢？諸多的問題盤旋在她心中揮之不去，櫂肯定不知道，她對他的情愫已悄然滋長……。
一天，希望之神降臨到雨芃的病房。 

醫生說有人願意捐贈眼睛，雨芃終於有希望可以復明，聽到這麼一個天大的喜訊，雨芃當然急忙的高興對著櫂說：「以前你的眼睛是我的眼睛，但我卻從來沒見過我最想看的東西，」說至此，芃像是想到什麼地，慌張的四處胡亂摸索著櫂的行蹤，最後才抓到他的手對他柔聲道：「櫂，我第一眼一定要看到你喔！因為……我一定要看清楚『我的世界』。」
櫂二話不說的答應了，除了興高采烈的替她此番好消息喝采以外，還不忘揶揄自己是侏儸紀公園逃竄出來的超級大恐龍，屆時保證會嚇壞雨芃，惹得芃一陣掩嘴輕笑。
手術當天。
伴隨著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雨芃要求一定要先聽到櫂的聲音才能鎮定情緒，想當然爾，櫂自是給她一陣最強的鼓勵。
果然，上帝是善良的，雨芃的手術大大成功！

在她矇上紗布療養的好幾天當中，櫂雖然還是會陪著她持續地說故事為她解悶，但奇怪的是，他變得從不肯應答她任何多餘的言語。
雨芃的世界即將揭曉！第一眼映入她眼簾裡的果然是櫂，他沒有食言！不過……這一見面卻著實嚇著了雨芃，令她瞪大了雙眼久久不能言語。
不……，不，不！眼前的這個男子的面貌絕對不可能是櫂！她的櫂該是活潑開朗並且會微笑摸摸她的頭的呀！怎會是……這樣一張冰冷而無血色的……遺照呢！？
櫂呢？她的櫂跑去哪裡了呢？他於心何忍，讓她在這樣的一天裡以這樣的方式去見到他！

雨芃的心開始在絞痛、翻騰，嘶喊，內心彷彿有什麼東西在倒塌、崩潰、決裂，她覺得好難、好難受呀，胸臆間的緊迫壓縮令她幾乎快要窒息，這瞬間……怎會比她失明的當兒還來得令她絕望透頂！

這一定又是櫂的玩笑！她知道櫂最愛捉弄她了……

雨芃不肯面對眼前的事實，在心理一再矇騙、安慰自己，偏偏她身旁的護士小姐卻在下一秒裡無情的摧毀了她僅可能存有的一絲想望──
護士小姐手上拿著櫂的遺照，另一方面還拿著台錄音機，裡頭開始播放出雨芃這幾天裡最熟悉的聲音：「芃，我長的不賴吧，可惜現在的我看不到妳的表情，不過我想那一定十分可愛！我患有血癌，又住妳隔壁房，這些日子以來都是我要求醫生與大家一起隱瞞妳的。」錄音至此，雨芃聽見櫂的聲音略帶哽咽，他重重吸了一口氣才又說：「我知道妳正在哭，但是我還是希望妳不要太難過，因為我的眼睛終於真正變成妳的眼睛了，從今而後，我們看到的永遠會是同一世界，最後……千萬別再問我為什麼這麼做，因為我喜歡妳，不需要理由。」
聞此，雨芃的淚已絕堤、心成縞灰。
她捧起櫂的遺照，用著顫抖不已的嘴唇輕輕地封印在櫂無溫度的薄唇上，聲聲泣訴著：「為……為什麼不早點……嗚……告訴我所有真相？櫂……嗚……也許你還不知道，因為沒有理由，所以我一直不知道該怎麼告訴你，那就是……我愛你呀……」
病房裡的人皆紅了眼眶，即便世界再次清晰還原，但，雨芃的天空卻始終不曾放晴……。
註：櫂，音同"照"，火把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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